
人
氣
小
生
們
在
新
一
年
要
萬
分
小

心
，
事
緣
二
○
一
一
雖
然
繼
續
﹁
嫩
模
﹂

雲
集
，
落
力
炒
作
是
非
、
自
爆
不
和
傳

聞
，
不
惜
暴
露
賣
肉
拍
寫
真
，
言
行
出

位
，
無
品
出
口
傷
人
兼
爆
料
，
搏
到
盡

誓
要
出
位
。

卻
不
及
在
香
港
全
沒
知
名
度
的
內
地
艷
星

潘
霜
霜
，
纖
指
輕
按
一
下
，
把
她
和
有
林

做
背
景
的
照
片
掛
上
微
博
，
立
即
一
夜
成

名
，
全
港
皆
知
她
是
林

女
友
，
立
即
起
她

的
底
，
刊
出
她
大
量
照
片
，
令
她
的
寫
真
集

也
受
到
關
注
，
她
每
次
來
香
港
，
傳
媒
都
會

跟
進
報
道
，
林

在
港
開
個
唱
，
又
會
把
她

搬
出
來
炒
作
一
番
，
輕
而
易
舉
，
跟
林

談

談
情
說
說
愛
便
出
了
名
，
且
有
持
續
性
。

土
產
的
十
七
歲
﹁
嫩
模
﹂
謝
芷
蕙
，
似
跟

潘
霜
霜
來
自
同
一
﹁
搏
出
位
訓
練
班
﹂
的
師

姊
妹
，
所
用
手
法
同
出
一
轍
，
把
與
陳
冠
希

親
吻
的
相
放
上
微
博
，
便
搏
得
不
少
娛
樂
版

頭
條
，
及
成
為
周
刊
封
面
人
物
，
因
而
受

惠
，
過
了
一
個
賺
五
十
萬
大
元
的
聖
誕
節
，

雖
然
在
活
動
上
被
噓
，
但
對
於
一
個
十
七

歲
、
中
學
未
畢
業
、
樣
子
不
太
標
致
的
女
孩

子
來
說
，
簡
直
是
不
可
思
議
。

吳
卓
羲
的
張
馨
予
在
香
港
全
無
人
氣
，
就

憑
﹁
擺
烏
龍
﹂，
犯
了
低
能
的
錯
，
利
用
吳
卓
羲
微
博
的

密
碼
，
把
自
己
的
床
照
掛
了
上
去
吳
卓
羲
的
版
面
，

﹁
無
意
中
﹂
正
式
公
開
與
吳
卓
羲
的
戀
人
關
係
，
馬
上
人

人
識
得
張
馨
予
，
隨
即
便
有
機
會
應
邀
來
港
拍
戲
，
最

近
她
與
潘
霜
霜
更
爆
罵
戰
，
竟
被
放
在
香
港
娛
樂
版
頭

條
。三

女
全
靠
人
氣
小
生
上
位
，
其
他
渴
望
出
位
的
﹁
嫩

模
﹂，
已
經
太
明
白
甚
麼
是
出
名
的
捷
徑
。
色
字
頭
上
一

把
刀
呀
，
各
位
帥
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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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丰
的
文
章
提
到
﹁
金
學
研
究
﹂
已
自
成
一

門
，
又
指
出
台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副
院
長
徐
富

昌
，
開
設
了
﹁
俠
義
文
學
﹂
通
識
課
，
吸
引
了

三
百
多
名
學
生
選
修
。

如
今
，
﹁
金
學
研
究
﹂
不
管
在
大
學
還
是
民

間
，
已
成
了
熱
門
課
題
。
最
早
在
大
學
開
金
庸
作
品

研
究
課
的
，
是
北
京
大
學
嚴
家
炎
教
授
。
他
是
最
早

把
金
庸
文
學
成
就
提
到
一
個
嶄
新
的
高
度
。
他
大
抵

於
十
年
前
已
撰
文
指
出
，
金
庸
新
派
武
俠
小
說
，
是

﹁
五
四
﹂
以
來
悄
悄
的
一
場
文
學
革
命
︵
大
意
︶。

儘
管
對
這
個
提
法
當
年
不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苟
同
，

包
括
資
深
報
人
羅
孚
，
曾
為
文
間
接
對
嚴
家
炎
的
說

法
提
出
質
疑
。
但
是
，
時
至
今
天
，
這
一
提
法
已
為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認
同
。
金
庸
作
品
毋
庸
置
疑
是
﹁
五

四
﹂
以
迄
白
話
文
的
典
範
。

翻
閱
金
庸
作
品
，
無
不
感
到
字
裡
行
間
，
流
麗
如

溪
流
，
是
一
手
絕
好
的
白
話
文
，
一
點
雜
質
也
沒

有
，
恍
如
澄
澈
的
溪
水
，
洞
明
透
亮
，
讀
來
琅
琅
上
口
，
令
人

愛
不
釋
卷
。

﹁
五
四
﹂
以
後
，
白
話
文
存
在

歐
化
、
文
白
︵
文
言
文
、

白
話
︶
夾
雜
等
等
拗
口
的
毛
病
，
此
一
弊
端
在
金
庸
的
作
品
中

蕩
然
無
存
，
漢
文
字
的
純
度
幾
乎
是
百
分
之
百
。
所
以
，
如
果

把
金
庸
作
品
每
一
段
的
人
物
描
寫
或
景
物
描
繪
的
文
字
抽
離
出

來
，
都
是
一
則
優
美
的
散
文
，
像
亮
堂
堂
流
瀉
的
秋
陽
，
玲
瓏

剔
透
。

就
金
庸
的
文
字
來
說
，
嚴
家
炎
把
它
稱
謂
﹁
五
四
以
來
悄
悄

的
文
學
革
命
﹂，
並
不
為
過
。
環
顧
﹁
五
四
﹂
以
迄
的
作
品
，

能
以
純
粹
漢
語
寫
作
的
人
，
可
謂
鳳
毛
麟
角
，
金
庸
是
稀
有
動

物
。金

庸
的
作
品
，
不
光
在
華
人
社
會
，
在
外
國
、
在
東
亞
、
西

方
，
已
越
來
越
受
到
民
眾
歡
迎
了
。
在
東
亞
，
他
的
作
品
已
大

部
分
或
全
部
被
翻
譯
成
為
當
地
的
文
字
了
。
單
是
韓
國
，
金
庸

作
品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已
全
部
翻
譯
成
韓
文
。
韓
國
的
大
學

生
，
大
都
讀
過
金
庸
的
作
品
。
在
日
本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中

葉
，
已
陸
續
全
部
譯
成
日
文
了
。

對
於
金
庸
作
品
的
研
究
，
也
越
來
越
普
遍
。
二
○
○
○
年
十

一
月
，
在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曾
敏
之
的
倡
議
下
，
我
曾
促
成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與
北
京
大
學
於
北
京
舉
辦
了
一
次
﹁
金
庸
作
品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是
次
研
討
會
，
共
有
一
百
多
名
海
內
外
學

者
、
專
家
參
加
，
從
而
奠
定
了
金
庸
作
品
的
學
術
地
位
。
在
此

之
前
或
之
後
的
學
術
研
討
會
，
從
規
模
來
看
，
都
相
形
遜
色
。

目
下
，
﹁
金
學
研
究
﹂
已
逐
漸
深
化
了
。
在
海
內
不
少
大
學

經
常
舉
辦
金
庸
作
品
講
座
及
交
流
。
香
港
的
中
文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課
，
也
舉
辦
過
金
庸
作
品
講
座
，
聘
請
了
劉
天
賜
講
︽
鹿
鼎

記
︾，
座
無
虛
席
。

剛
接
到
老
友
潘
立
輝—

—

法
國
友
豐
書
店
老
闆
的
電
話
，
他

除
了
之
前
請
王
健
育
全
譯
了
︽
鹿
鼎
記
︾
外
，
還
請
了
一
位
學

者
全
譯
了
︽
神
鵰
俠
侶
︾。
在
此
之
前
，
潘
兄
把
金
庸
的
︽
射

鵰
英
雄
傳
︾
翻
譯
成
法
文
，
曾
獲
得
法
國
教
育
部
頒
授
獎
狀
。

他
之
前
曾
表
示
，
譯
者
王
健
育
翻
譯
的
︽
射
鵰
英
雄
傳
︾
法
文

版
，
曾
刪
掉
了
百
分
之
十
。
他
已
請
王
健
育
把
被
刪
的
部
分
補

回
去
，
重
新
包
裝
，
以
全
譯
本
面
貌
重
版
。

如
果
潘
兄
的
計
劃
實
現
，
金
庸
作
品
的
法
譯
之
全
譯
本
是
金

庸
作
品
在
西
方
譯
作
的
新
突
破
。
金
庸
較
早
的
英
譯
本
，
都
是

刪
節
本
。
法
國
讀
者
能
夠
照
單
全
收
金
庸
法
譯
作
品
，
相
信
與

法
國
流
行
的
俠
客
小
說
有
關
。
法
國
的
官
員
曾
把
金
庸
比
喻
為

法
國
的
大
仲
馬
。

潘
立
輝
兄
曾
告
訴
我
，
他
立
意
要
把
金
庸
全
部
的
作
品
，
逐

步
翻
譯
成
法
文
。

果
如
是
，
法
國
是
繼
日
、
韓
譯
本
之
後
，
把
金
庸
作
品
全
部

翻
譯
成
本
國
文
字
的
國
家
。

我
們
翹
期
以
待
！

︵
二
之
二
︶

金學成熱門課
彥　火

客聚

近
日
赴
廣
州
會
見
一
年
一
度
聚

會
的
廣
東
校
友
，
到
有
八
十
餘

人
。
絕
大
部
分
是
年
逾
七
十
的
老

人
，
但
陪
同
的
不
多
，
許
多
人
都

能
自
行
到
會
。
由
此
可
見
，
現
在

的
老
人
，
並
不
是
老
態
龍
鍾
，
而
是
健

壯
得
多
了
。

現
年
九
十
二
歲
的
老
同
事
張
寶
鏘
，

是
新
聞
界
的
老
兵
。
他
一
九
五
二
年
離

開
香
港
回
穗
參
加
工
作
，
歷
任
廣
東
中

國
新
聞
社
社
長
，
退
休
後
還
擔
任
︽
澳

門
日
報
︾
廣
州
的
辦
事
處
主
任
，
至
今

筆
耕
不
輟
。
他
送
給
我
一
份
養
生
之
道

的
文
字
，
講
的
道
理
就
是
必
須
工
作
不

停
，
多
動
腦
子
，
當
然
也
要
有
適
當
的

運
動
，
真
正
是
所
見
略
同
。
我
主
張
老

人
必
須
勤
於
學
習
，
多
看
書
報
、
多
寫

文
稿
，
把
腦
子
訓
練
得
靈
活
，
防
止
癡
呆
，
精
神
上

葆
青
春
，
衰
老
便
不
至
加
快
。

最
高
興
的
便
是
見
到
過
去
未
識
荊
的
老
培
僑
杜
襟

南
。
他
曾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初
來
培
僑
教
過
幾
個
月
的

高
中
國
文
，
那
時
候
我
還
在
讀
大
學
四
年
級
，
他
離

開
後
我
才
到
任
。
聽
到
他
的
名
字
，
是
在
看
到
最
近

香
港
出
版
的
一
本
書
中
提
到
他
，
並
說
起
他
和
培
僑

的
關
係
，
頗
為
有
趣
。
這
一
次
見
到
這
位
九
十
五
歲

的
老
人
，
精
神
矍
鑠
，
行
動
自
如
，
不
用
陪
同
，
十

分
欽
佩
。
只
是
人
數
眾
多
，
未
及
細
問
他
的
養
生
之

道
。
許
多
早
年
的
老
校
友
，
都
是
我
教
過
的
，
也
已

是
八
十
後
︵
即
八
十
多
歲
︶
了
。
過
去
活
潑
青
春
的

少
男
少
女
，
有
的
也
已
老
態
畢
露
，
有
一
兩
位
變
得

不
太
認
得
出
。
由
於
人
數
眾
多
，
不
及
一
一
寒
暄
，

細
說
往
事
，
錯
過
了
。
我
當
年
擔
任
高
中
二
年
級
的

班
主
任
，
這
一
班
就
來
了
十
個
人
，
大
多
數
都
記

得
。
有
一
位
姓
林
的
女
同
學
，
過
去
是
黑
黑
結
實
身

子
的
小
女
孩
，
常
常
要
和
我
﹁
拗
手
瓜
﹂。
現
在
仍

然
是
黑
黑
的
，
但
已
經
是
年
近
八
十
的
老
太
婆
了
。

聚
會
從
上
午
十
一
時
到
下
午
二
時
，
暢
敘
甚
歡
。

大
家
都
忘
了
吃
東
西
，
以
至
食
物
留
存
不
少
，
只
好

叫
大
家
﹁
打
包
﹂
拿
回
家
。

我
講
話
時
預
告
將
於
近
期
出
版
一
本
︽
人
生
感
悟

錄
︾
的
隨
筆
選
，
將
會
記
敘
這
些
﹁
思
親
念
舊
﹂
的

章
節
。

廣州敘舊
吳康民

語絲

我
相
信
未
經
訓
練
的
人
，
第

一
次
面
對
鏡
頭
或
對

麥
克
風

的
時
候
，
會
講
不
出
話
，
或
者

思
路
變
得
不
夠
敏
捷
。
所
以
如

今
新
聞
系
的
教
學
中
，
都
非
常

注
重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直
接
面
對
老
師

和
同
學
，
各
自
發
表
對
問
題
的
看

法
，
目
的
是
以
後
採
訪
面
對
鏡
頭
和

麥
克
風
時
，
能
不
怯
場
，
可
以
侃
侃

而
談
。

我
自
己
以
前
是
一
個
﹁
見
咪
死
﹂

的
人
，
就
是
面
對
麥
克
風
時
，
腦
袋

會
空
空
如
也
。
記
得
是
第
一
次
應
朋

友
之
邀
到
大
學
的
講
座
，
準
備
了
不

少
材
料
，
但
一
面
對
麥
克
風
時
，
就

說
不
出
準
備
好
的
言
論
，
變
得
結
結

巴
巴
。
朋
友
還
責
怪
我
沒
有
準
備
。

後
來
，
有
電
視
台
找
我
去
做
節
目
，
起
先
也

是
如
此
，
但
慢
慢
習
慣
了
鏡
頭
，
便
流
暢
得
很

了
。
導
播
還
覺
得
不
錯
，
一
連
錄
製
了
四
輯
五

十
二
集
的
講
飲
講
食
的
節
目
。
所
以
如
今
教
書

時
，
也
沒
有
口
窒
窒
的
毛
病
了
。

可
見
時
間
和
練
習
面
對
鏡
頭
或
麥
克
風
，
是

公
眾
人
物
的
必
要
。
最
近
唐
英
年
的
民
調
大
幅

上
升
，
相
信
就
是
他
在
面
對
鏡
頭
和
麥
克
風
時

對
答
不
順
的
慘
痛
經
驗
後
，
吸
收
了
經
驗
以
及

練
習
的
結
果
。

因
為
唐
英
年
被
批
評
不
能
面
對
記
者
提
問
，

我
曾
被
邀
請
以
專
欄
作
家
身
份
和
他
談
話
。
我

發
覺
，
他
在
面
對
我
們
幾
個
專
欄
作
家
時
，
問

題
都
能
清
晰
回
答
，
而
且
侃
侃
而
談
，
對
於
每

個
問
題
，
從
教
育
到
聯
繫
匯
率
等
，
都
了
解
關

鍵
，
只
是
有
些
在
他
任
職
政
府
時
正
在
進
行
的

事
，
不
便
解
說
，
但
問
題
他
是
理
解
，
而
且
解

決
方
法
也
在
默
默
進
行
。

所
以
，
對
於
他
的
民
調
上
升
，
我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意
外
。
我
個
人
判
斷
，
他
和
董
建
華
一

樣
，
都
是
務
實
而
用
功
的
人
，
只
是
民
眾
誤
解

而
已
。
事
實
上
，
當
年
抗
議
董
先
生
的
八
萬
五

政
策
，
如
今
變
成
懷
念
，
不
就
是
此
一
時
彼
一

時
的
誤
解
導
致
的
嗎
？
唐
英
年
，
給
他
點
時

間
，
他
會
做
得
好
的
，
不
必
因
為
他
早
期
的
見

咪
死
而
加
以
嘲
笑
和
妄
下
結
論
。

「見咪死」
興　國

國

森
見
登
美
彥
的
作
品
在
日
本
﹁
爆

紅
﹂，
也
不
是
甚
麼
怪
事
奇
聞
。
他
的

後
設
戲
謔
文
體
，
於
今
天
而
言
也
當

然
談
不
上
有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新
鮮

感
︵
即
使
置
於
他
由
處
女
作
︽
太
陽

之
塔
︾
及
廣
為
人
所
傳
頌
的
︽
四
疊
半
神

話
大
系
︾
的
原
產
時
空
○
三
及
○
四
年
同

樣
亦
然
︶。
嚴
格
而
言
，
︽
四
疊
半
神
話
大

系
︾
的
動
畫
版
較
小
說
版
更
精
彩
出
色
，

一
方
面
作
畫
風
格
把
奇
幻
色
彩
表
達
得
更

淋
漓
盡
致
，
與
此
同
時
重
複
敘
事
的
結

構
，
透
過
影
像
來
突
出
其
迴
環
往
復
的
滋

味
，
來
得
更
有
力
迫
人
，
何
況
動
畫
版
在

若
干
細
節
上
亦
有
強
化
修
飾
的
地
方
，
看

得
人
一
頭
栽
進
去
便
看
不
釋
畫
。

從
同
一
脈
絡
出
發
，
我
認
為
○
九
年
的

︽
戀
文
的
技
術
︾
其
實
是
把
京
大
宅
男
文
體

發
展
至
最
高
峰
的
代
表
作
，
當
中
的
無
聊

胡
扯
度
已
幾
近
滿
紙
荒
唐
言
的
地
步
，
充

分
顯
露
出
作
者
的
驚
人
創
作
力
。
只
不
過

正
如
︽
太
陽
之
塔
︾
所
吹
噓
的
九
成
九
真

實
與
一
分
的
虛
構
成
分
，
︽
戀
文
的
技
術
︾

已
把
現
實
與
遊
戲
的
界
線
過
分
拆
解
，
到

頭
來
反
而
予
讀
者
在
翻
閱
純
粹
的
文
本
遊
戲
的
感

覺
。
個
人
而
言
那
正
好
忘
記
了
荒
唐
言
背
後
，
其
實

乃
需
要
辛
酸
淚
的
襯
托
，
作
品
才
會
有
動
人
的
力

量
，
不
然
僅
縱
情
文
本
遊
戲
，
好
像
是
中
國
古
代
文

人
唱
酬
中
氣
度
狹
小
的
贈
答
之
作
。

此
所
以
迄
今
為
止
，
我
稍
為
偏
好
的
森
見
登
美
彥

小
說
乃
是
○
九
的
︽
宵
山
萬
花
筒
︾，
這
一
次
把
一
向

在
舞
台
中
央
的
﹁
我
﹂
拉
上
來
，
隱
身
而
採
用
不
同

人
物
視
點
的
角
度
，
去
建
構
一
個
類
似R

aym
on
d

C
arver

︽
人
生
交
叉
點
︾︵Short

C
uts

︶
的
複
線
敘
事

結
構
的
小
說
來
。
當
然
，
那
又
不
是
完
全
和
作
者
一

貫
的
風
格
南
轅
北
轍
，
小
說
的
首
尾
兩
章
分
別
採
用

兩
姊
妹
的
相
異
視
角
，
來
勾
起
讀
者
對
他
嫻
熟
的
重

複
敘
事
手
法
的
回
憶
。
最
切
題
的
是
把
宵
山
祭
典
，

建
構
出
真
真
假
假
的
雙
重
魔
幻
世
界
，
其
中
既
有
神

怪
奇
異
的
超
自
然
世
界
描
劃
，
但
同
時
又
有
人
為
營

造
的
虛
幻
靈
虛
異
境
︵
乙
川
在
背
後
策
劃
的
大
騙

局
︶，
把
作
品
的
內
涵
幅
度
大
為
拓
寬
。
是
的
，
我
相

信
森
見
登
美
彥
不
過
剛
好
上
路
，
往
後
還
有
未
盡
的

潛
力
，
等
待
我
們
慢
慢
去
探
索
。

森見登美彥的法寶
湯禎兆

觀察

這些年，我一次又一次地來到美國，來到波士
頓，來到哈佛。
哈佛並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地名，它是一所

私立大學，與美洲新大陸成為一體。踏上它意味
我已穿越了375年的時間，但進入的，仍是沒有

太大變化的空間。375年了，紅磚白牆的校舍竟然
毫無變化，天還是那麼高，空氣仍是那麼清新，
哈佛塑像還是默立在學校的軀體裡。只有校園小
路上匆匆行走的學生換了一茬又一茬，就像地裡
的莊稼，就像升起又落、落了又升起的太陽，每
天都是新的。
2011年底的12月，當我再次來到哈佛時，校園

四周的多個大門都被關閉。在正對 著名哈佛塑
像和大學樓的約翰遜校門，只見身 閃亮黃色上
衣的警察站在寒風中把守門口，學生進入校園需
要出示證件。遊客都被擋在了外面，他們惦 腳
尖使勁往校園裡張望，期待知道自己大老遠的跑
到這裡來參觀卻不得而入的理由。
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擴大和延伸。自從9

月17日數百名抗議群眾在紐約交易所外的自由廣
場聚集，引發來自美國從東岸到西岸的費城、波

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奧克蘭、波特蘭、達拉
斯、新奧爾良等多個城市民眾的響應，舉行了集
會和遊行示威。「佔領者」不滿美國被百分之一
的富人掌控，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則是社會各種
族和各階層；不滿失業率居高不下、華爾街金融
公司的利潤率和企業高級管理層異乎尋常的收
入；無法容忍掌權者的腐敗和貪婪。
這股「佔領華爾街」的風竟然颳進了常春籐校

園。11月初的時候，一批經濟科的學生抗議曾任
前總統小布什經濟顧問曼昆（N.GregoryMankiw）
教授的講課，認為正是他的經濟意識形態主張，
造就社會不公和促成金融海嘯。之後，數百名哈
佛學生和教職工舉 紅色的口號牌，提出了「讓
哈佛代表99.9%學生的利益；公開哈佛的財務和投
資；提高哈佛普通僱員的福利待遇」的三大目
標。人們都知道，哈佛大學由美國非盈利機構經
營，獲得了320億美元的捐助款。這筆資金數目之
大，甚至超過了世界上一半國家的GDP。示威者
希望清楚這筆資金的投資方向。
「佔領哈佛」給我帶來許多遐想。站在校園門

口，兒子掏出了哈佛大學的學生證，然後把我介
紹給警察說：「這是我的母親」。警察友善地望望
我，非常人性化地說：「請進。」原以為要和警
察說情，準備好的話語原來全都不需要。
過去的哈佛像公園一樣，人們可以自由地來

往、穿梭、停留、拍照。現在沒有了跟 導遊參
觀的遊客，也沒有排 隊給哈佛塑像「擦鞋」的
人群。只有學生三三兩兩，總覺得冷清了許多。
「佔領者」在枯葉覆蓋的草地上搭起了十幾個帳
篷，矮矮團團，錯落簇擁，五顏六色，像是海邊
的夏令營。走到帳篷邊，找不到一個人，唯有一
條「佔領哈佛」的橫幅在風中飄動。零下2度的酷
寒冬天，很難想像有人能夠呆在帳篷裡面。

學生們依然在做自己的事情。在哈佛大
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這個美國重要公職人
員的培訓基地和政府問題的研究機構，我
看到學生們正在準備期末考試。小小的
KSGForum（論壇）裡，到處都是坐在不
同的位置上討論和交流的學生，校園那邊
發生的事情似乎對他們沒有太大的影響。
論壇雖然不大，所有的桌椅卻都可以移
動。工作人員每天都要把凳子搬來搬去，
不斷地變換各種活動的場地，建築設計者
將有限的公共空間的功能簡直發揮到了極
致。平時吃飯喝咖啡的地方，每天晚上照
樣都有世界各國的政要和名人在這裡演
講，吸引 來自各個學院和各個族裔的學生。
「佔領哈佛」運動的初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曾蔭權曾經來到論壇與母校學子分享人生
經驗，宣傳香港的「一國兩制」，告訴大家香港這
個城市既能回歸祖國，又依然保留 其獨特的生
活方式和制度。這位八十年代初在哈佛大學肯尼
迪政治學院進修並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學
長，感受到了學弟學妹們的熱情。他相信這些未
來美國的公職領導人員，將要承擔起大量的政府
研究課題，將會對美國社會發展和政府決策產生
巨大的影響。
走進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學生們沉浸在

靜靜的閱讀中，與外面世界的精彩形成巨大的反
差。望 掛在牆壁上一幅描繪最早將乙醚麻醉應
用於外科手術的油畫，我了解到在對付疼痛這一
惡魔時，人類走過太長的夜路。畫裡面的麻醉
師、外科手術醫生、還有新聞記者等，個個都栩
栩如生，它記錄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畢業於哈
佛醫學院的一群年輕醫生，開創性地為人類找到
了止痛良方的歷史性一刻，全身麻醉自此出現。
之後的歲月裡，這座美國排名第一的醫學院，創
造了許多世界第一。創建了最早的腫瘤門診部，
成功進行了世界第一例斷肢再植術，應用閉路電
視系統進行了最早的遠程醫療實踐，研製出源於
活細胞的最早的人造皮膚，率先將「雞尾酒療法」

應用於愛滋病人的治療。
「佔領哈佛」的抗議，沒能中止在哈佛大學舉

辦的一個又一個創業大賽。作為真格基金常春籐
盟校系列活動終點站的哈佛，比賽按照原來計劃
在科學中心進行。總獎金高達十萬美金，獲獎者
共有十名。兒子歐揚與初賽中勝出的四十個參賽
者進入決賽，獲得一萬美金的獎金。他將每一次
的參賽，都當成一場淬煉、學習和長見識的過
程，而經歷的每一個過程和環節都是一個不斷規
範、不斷提升的經驗獲取歷程。
應該說哈佛的絕大多數學生沒有參與「佔領哈

佛」的運動。少數「佔領者」發出的不同聲音，
表明了一種多元的立場，成為總統大選年爆發的
舉世矚目「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部分。「佔領
哈佛」的「佔領者」也許屬於未來美國的百分之
一，卻為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達不滿。這種
以和平、公開、合法的方式自由地表達任何一個
人、或是一群人的政治或經濟、文化訴求，對於
一個民主健康的社會的正常運轉彌足珍貴。
建校375年以來，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在世界各個

角落的金融領域和公共政策領域都起過重要的作
用。學生都有一種責任感，而且都清楚地知道在
未來世界中自己即將扮演的角色。我想這波發跡
於象牙塔內的抗議，正在讓政策制定者們感受到
來自未來的抗議。

從「佔領哈佛」說開

■
正
南
：
一
白
貪
狼
桃
花
星
︵
放
置
一
瓶
清
水
，

內
加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
可
增
人
緣
及
愛
情
運
︶。

■
西
南
：
三
碧
祿
存
官
非
星
︵
張
貼
揮
春
，
又
或

紅
色
及
粉
紅
色
的
擺
設
，
可
減
弱
口
舌
是
非
之
纏

擾
︶。

■
正
西
：
當
運
八
白
財
左
輔
星
︵
放
置
擺
鐘
、
風
扇
或

電
現
等
各
種
保
持

循
環
運
動
的
物
件
，
又
或
放
置
水

種
植
物
，
可
增
正
財
運
︶。

■
西
北
：
七
赤
破
軍
星
︵
放
置
一
瓶
清
水
、
藍
色
的
地

氈
或
窗
簾
，
可
令
小
人
遠
離
，
並
減
低
破
財
機
會
︶。

■
中
央
：
六
白
武
官
祿
星
︵
放
置
一
套
八
隻
紫
砂
茶
杯

或
八
顆
白
色
石
春
，
有
助
增
加
升
遷
機
會
︶。

■
正
北
：
二
黑
病
符
星
︵
放
置
一
瓶
已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清
水
、
一
個
金
屬
鈴
或
一
塊
大
銅
片
，

有
助
減
輕
腎
、
膀
胱
及
耳
朵
患
病
或
患
上
婦
科
病
的
機

會
︶。

■
東
北
：
九
紫
火
右
弼
星
︵
放
置
長
明
燈
或
紅
地
氈
，

可
增
婚
嫁
、
生
育
及
中
獎
等
喜
事
降
臨
的
機
會
︶。

■
正
東
：
四
綠
木
文
曲
星
︵
掛
上
四
枝
毛
筆
或
放
置
四

枝
水
種
富
貴
竹
，
可
催
旺
文
昌
，
即
讀
書
考
試
及
升
遷

之
運
︶。

■
東
南
：
五
黃
廉
貞
凶
星
︵
放
置
一
瓶
已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清
水
、
一
個
金
屬
鈴
或
一
塊
大
銅

片
，
有
助
減
輕
肝
、
膽
、
呼
吸
系
統
及
股
骨
出
現
毛
病
的
機
會
︶。

值
得
注
意
：

1.
以
上
的
風
水
局
於
新
曆
二
○
一
二
年
二
月
四
日
後
適
用
。

2.
由
於
﹁
太
歲
方
﹂
位
於
家
居
的
東
南
方
，
肖
龍
、
肖
狗
、
肖

兔
、
肖
蛇
、
肖
馬
、
肖
羊
、
肖
猴
、
肖
豬
、
肖
牛
及
肖
虎
人
士
可

於
這
方
位
擺
放
﹁
鼠
﹂
或
﹁
雞
﹂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有
助
提
升
人

緣
及
運
氣
，
尤
其
是
肖
龍
、
肖
狗
及
肖
兔
，
三
個
﹁
犯
太
歲
﹂
生

肖
，
更
可
藉
此
減
低
﹁
太
歲
﹂
的
破
壞
力
。
由
於
肖
鼠
及
肖
雞
者

今
年
已
屬
﹁
合
太
歲
﹂，
所
以
毋
須
再
放
任
何
﹁
化
太
歲
﹂
的
擺

設
。 龍年家居風水佈局

楊天命

知玄


